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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發現與新理解的闡述 

    針對蘇軾行蹤考，做過全面整理後，主要發現下述問題，列述如下 

    一、誤刊 

    因為至今，尚無人全程研究過蘇軾行程並且親自探訪一次或多次，因此經過此次研究，

可以發現許多年譜、地理古籍、地方縣志等多有誤刊之處。甚至蘇軾本身的創作中，也有誤

寫之處。分析錯誤原因，主要還是寫作人未能全面探訪過蘇軾行程與行走地點。 

    在撰寫蘇軾有關文章中，最常犯的是方向的錯誤，比如某座廟在某城市的南邊，研究蘇

軾或相關的地理志很可能寫成，該廟與是在城市的西邊。第二種常犯的毛病乃是地點得順序，

比如蘇軾出汴京，舟行汴河，先到南都，再過宿州、靈壁、泗洲、楚州、高郵等地至揚州，

許多書籍會寫成先到南都，過靈壁，然後又述及蘇軾在宿州的事情，或在宿州所寫詩文，這

種錯誤，顯然作者未能對於地理環境有深切的了解與認識。 

    還有一種是時間與距離上的問題。比如蘇軾準備至歧亭拜訪陳季常。孔凡禮在《蘇軾年

譜》中載：「蘇軾於正月十日出黃州，二十一日夜宿團風。」然而黃州至團風僅 20 公里餘，

何須行走十日？ 

    再就是作品創作時間的判斷，許多作品的寫作年月等，各個書籍結論不同，其原因，有

部分乃是牽涉到未能對蘇軾全部行程作深入了解，明確的說，就是未能走過一遍蘇軾所行之

路，或者對地理環境有誤判。 

    二、幾個重要問題的釋疑 

    (一)交通與行程估算問題 

    蘇軾在各處來來往往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以及各種交通工具每日的行程，是重要的研究

課程之一。蘇軾從汴京往南行，當時水道是暢通的，從汴京出，可舟行潁河，過陳州、潁州，

後入淮水至鄱陽湖接運河，至楚州轉南行，至長江後西入長江上行，南下運河可至杭州。自

汴京亦可舟行汴河南下，接淮水至楚州。蘇軾至廣東是自九江過鄱陽湖，沿贛江南下虔州，

過大瘐嶺後，入廣東後經北江轉東江至惠州。至海南島，則由東江轉西江，至藤州轉北流江、

龍化水，上陸後南行至徐聞過海。在北方，因為缺水，蘇軾來往密州、登州、定州、鳳翔等

地，多行陸路。 

    蘇軾自湖州被補，押解上船，北上趕往汴京，計約 20 日；當時自江寧至汴京，舟行標

準路程也是 20 日。自湖口至汴京距離約為 850 公里，每日行程約計 42.5 公里。南京至汴京，

舟行距離約為 750 公里，每日行程約計 37.5 公里。然蘇軾往往沿途遊玩並訪友，一般水程時

間，平均每日行程約計 25 至 35 公里不等。須視上行或逆行，或者遊山玩水、拜訪朋友的次

數和時間而定。如遇水漲或水流湍急，或遇瀑布，都須增減行程。 

    蘇軾在北方，如至鳳翔、定州都是陸行，甚至自江陵至京城或自京城至黃州也都是陸行。

古代因為驛道不寬，隨時過河又得尋船，因此陸路時間較長，據研究者觀察，蘇軾正常陸行

大約每日 20 至 25 公里。蘇軾行走遠程多帶家眷，且有時可乘馬車或者騎馬，有時必須步行，

行程中又要尋找用餐與住宿地點，因此每日陸行行程不長，多所限制。有記載：蘇軾於嘉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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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與弟轍別於鄭州西門外。十二月十四日到鳳翔簽判任。陸路行走

期間共計 25 日，路程共計約為 600 公里，每日平均行程為 24 公里。因此路段，蘇軾並未有

訪友或遊歷的記載，也未在途中因事耽擱。故此為標準路行時間。依嚴耕望等學者的看法，

古代約莫 25 公里設一陸行驛站。水路驛站或多少加長設站距離。然依蘇軾文中記載，許多

時候是借住廟宇或友人處。 

    有了以上的行程距離估算，就比較能夠找出古文獻或現代人編寫有關蘇軾文章在時間、

地點上的誤差。 

    尚有一個比較有趣味的研究，古代船隻無機械動力，特別是逆行而上又無風的時候，要

如何行走？古時運河寬度多在 15 至 30 米之間，船隻過於寬廣，則無法錯開船隻。這點從清

明上河圖，與長江三峽的早期照片，可以推知。古代船行在運河中，除用船槳划船以外，運

河過窄，又要會船時，就須要用撐篙方式前行。逆行不易，除了縴夫在陸上拉行以外，在長

江三峽岸邊岩石上，易經常可見小洞，亦由船夫用撐篙斜撐而行。因此古代行船，槳、篙、

帆、拉縴等各種工具都可能使用上。且運河船隻較小，到了長江必須換江船而行。 

    (二)北宋時期的社會治安 

    蘇軾六十六年的壽命，其中行在路上的時間超過八年，然並無蘇軾被偷盜的任何記載。

僅有一次是蘇軾、蘇轍友巢谷欲往儋州探望蘇軾，在行至新會時遇竊。蘇轍《巢谷傳》云：

「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
1
依蘇轍言，竊賊

獲於新州。 

    (三)宋代州城多有子城 

    經過此次研究，宋代蘇軾所居住過的各州城，多數都有子城。如汴京、杭州、湖州、常

州、揚州、潁州、密州、登州、惠州、儋州、黃州等州。而子城多半為州衙、府學、孔廟等

所在地。宋代城牆多為土牆，僅城門、城樓地區或磚牆(從宋清明上河圖中可見)。如儋州城

郭構造基本上為刺竹圍城，代替土牆。另外，州衙所在地區往往歷代不變，如北宋時代的杭

州州衙，到了南宋時期，成為皇宮所在地。宋代密州州衙所在地，至今仍為山東諸城市的市

政府範圍內。徐州、潁州的宋代州衙一直到清末仍為府衙或縣衙。黃州地區宋代州衙可能位

置，至今仍為地方政府機構用地。 

 

 

 

 

 

  

 
1 (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後集》卷二十四《巢谷傳》，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

籍出版社出版發行，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第 1436 至 14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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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尚待進一步研究的難題 

    一、地形地貌變化，導致地名或原址遺失 

    如臨長江的鎮江、瓜州、真州、黃州，因為長江的左右擺動，在地形地貌上都起了巨大

的變化，因此在判斷原址時，都必須考慮到地形地貌等變化的影響。另如長江三峽大壩完成

後，蘇軾所提到的諸多地名都已經沒入水中，確實位置已經難尋。泗州在宋代交通運行時，

是一個樞紐地，然而，在(青)康熙時，由於洪澤湖的面積範圍擴大，泗州城被埋入湖底，近

年雖然已經出露，然而宋代遺跡所剩不多。 

    二、由於文獻資料不足，造成下列普遍的爭議性。 

    (一)蘇軾在黃州的遺跡：包括宋代羅城與子城的外置在哪裡？至今仍是眾說紛紜，因為

城郭位置無法確定，則東坡、臨皋、雪堂等位置，都無法正確標定。黃州最大的問題就是宋

城與明清城不在同一位置，明清城自然留有遺跡，然而宋城找不到一點遺跡。宋城無法定位，

則許多蘇軾遺跡均無法正確定位。 

    (二)蘇軾自惠州至儋州所行經路線的爭議：第一、自賀州往北走北江，因江水暴漲，王

文誥、孔凡禮俱認為，蘇軾改走陸路至新州再北上西江。且多處地方志亦有記述蘇軾過鄉訊

息，然此說法甚為模湖，多有爭議。 

    (三)蘇軾自藤州南下至雷州行走陸線的爭議：孔凡禮認為過高州南下，亦有人認為是經

由北流江，再轉龍化水南下。 

    (四)蘇軾從徐聞遞角場出海往海南島的路線爭議：《輿地記勝》謂蘇軾歸去乃從海南澄邁

港口出海，至今仍有許多學者抱持同樣看法。然另有學者認為蘇軾進出海南均從瓊州州城循

美舍何進出，兩種說法，至今爭議未決。 

    三、許多遺跡歷代屢屢被破壞，原址已失 

    蘇軾所去過的許多庭臺樓閣以及寺廟等，早已毀損多次，而歷代或有重修重建，然許多

重建後的建築已非原址，或者已經移建多處，今人只能猜測大約位址。如徐州黃樓、燕子樓，

均已移建多次。 

    四、宋人筆記所載有關蘇軾軼事，十口相傳，多有錯誤 

    宋人筆記多為聽人傳說事，輾轉相傳，故事早已失準，也難以判別其真偽。即使元祐年

間，蘇軾與友人在汴京舉辦的「西園雅集」雖有李公麟的畫與米黻的「記」作為佐證，然畫

與記都有造假之嫌，至今真假莫辨。 

    五、蘇軾作品已大量流失 

    從許多古書當中，說明蘇軾曾經寫過許多詩文作品，然今多以遺失，未能完整流傳。至

為可惜。如蘇軾《南行前集敘》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

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

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

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



4 
 

驛書。」
2
然《南行集》今已失，筆者將蘇洵、蘇軾、蘇轍在當時行走路段的各種文章湊齊，

也只能積攢到九十篇；另，《蘇潁濱年表》載：「(嘉祐)五年(1060)庚子，自江陵至京師途中，

所為詩賦又七十三篇為《南行後集》，轍有《南行後集》引。」
3
不論《南行前集》、《南行後

集》都已佚，故只能從三蘇各個人的全集中拼湊其“自江陵至京師”途中，所為詩賦文等，

作為《南行後集》，然筆者全力收集，也只能收集到近四十篇詩文，距離七十三篇，還差三

十三篇。 

   六、繼續研究的方法與路徑 

牽涉到蘇軾的行蹤考，以目前的研究來看，除了從蘇軾本身的文學創作去提煉以外，其

他最多來源之處，乃在於各相關地區的地方志和類似《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的地理書籍，

再來就是各相關地方志的記載。唯有擴大資料收集與研究範圍，深入研究蘇軾各方面的創作，

到各地認識更多的當地研究學者與機關團體，才能陸續解決本次研究不易解決的問題，也才

能撰寫較為精準的《蘇軾傳》。 

本研究結果也同時發現：三蘇之間的關係甚為密切，因此在文學作品、生活態度、哲學

思想、藝術表現上都多有互相影響之處。特別是蘇軾、蘇轍兄弟二人，可能是中國有史以來

關係最好的一對兄弟。二人在互相和、韻的詩就超過三百首，因此在研究蘇學上，最好是三

蘇一齊研究；在寫蘇軾傳記時，最好是蘇軾、蘇轍傳寫在一齊；如能寫成《三蘇傳》最好。

蘇軾與蘇轍一生相處時間，見圖 23001、23002。 

蘇軾、蘇轍的許多詩文有許多都是在描述當地的地形、風景與直觀的，必須在撰寫當地

仔細閱讀、見景思索，才能深層了解其中真正的含義。也有許多詩文雖不是描寫地景，然只

有行至該地，與時空接軌，方能理解其中的奧妙。 

 

 
2 (宋)蘇軾著，張至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文集》卷十《南行前集敘》，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6 月河北印刷一廠印刷，第 1009 頁。 
3 王水照編：《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孫汝聽《蘇潁濱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 年 11 月第一

次印刷，第 2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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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01：蘇軾與蘇轍相處時間年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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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02：蘇軾與蘇轍相處時間年表（下） 

 


